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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午兩點，我把安放在我的大鐵床上。



大鐵床是我自己設計的，裡面有很多機關。



比如床板可以任意角度的傾斜，再比如腳這裡的床板可以翻開，下面是水溝，可以讓血或水從那裡流走。



或者像我現在這樣用四個鐵環拷住安的手和腳，使她不能過分掙扎。



我脫去她的衣服。安是屬於那種非常豐滿的女人，她的小腹圓鼓鼓的漲著，皮膚白白的，就像豆腐一樣。



我用手輕輕的揉搓著她的肚子，非常的嫩非常的軟，我感覺到隔著她的肚皮的熱乎乎的腸子在扭動，甚至我覺得如果用力可以就這樣把她的腸子揉碎。



安在我的揉搓下，啊…啊…的發出浪蕩的叫聲。



我憐惜的看著她，說：「會很疼的，妳要忍住啊。」



安柔順的說道：「我會的，我一定盡量不叫出來的。」



「那我先開始給妳灌腸了哦。」



不能在拖延時間了，晚上會有好多的客人在等著呢。



我讓助手拿來了水管，管子的另一頭連著一個很大的容器，裡面裝著的是稀釋後的洗劑。



我把細長的管子插入安的菊洞，一直深入有10多公分。



助手打開了伐門，洗劑開始流進安的肚子裡，沒多久時間安的肚子就開始膨脹起來，安忍不住哼了一聲，我看了一眼她痛苦的表情，安慰道：「放鬆些，會比較不疼的，為了讓妳的肚子乾淨，我一定要多加些去污劑的啊。」



安懂事的點點頭，喘息的說道：「我知道的，我不會怪你的，可是真漲啊，啊…我的肚皮要漲破了，啊……我不行了，快停停吧。」



這時她的肚子已經大的像要快生產的孕婦了，我讓助手關掉伐門，把管子上的肛門栓頂了上去，然後把管子拔了出來。



「我要讓洗劑充分的溶解腸子中的污物，所以暫時不能把肛門栓取出，知道麼？」我告訴安說。



這時的安已經說不出話了，她勉強衝我點了點頭，然後困難的呼吸著，由於腸子裡面灌的很滿，她全身都疼出了汗，雪白飽滿的肚皮隨著呼吸劇烈的起伏著，汗水匯集到她深圓的肚臍中，像一汪泉水，而痛苦使得青筋都暴了出來，蹣跚在她滾圓的肚子上。



我兩隻手扶住安的肚皮，用力的搖晃，並使勁的按來按去的，為的是洗去她腸子裡面的宿便。



「啊…不要啊…別按了啊，肚子…肚子要炸了啊，我不行了，真的不行，我的腸子就要炸開了啊…」安再也忍不住的慘叫道。



我又繼續晃動著她的肚子，然後拔掉了她下面的栓子。



嘩的一下，黃褐色的水流帶著肥皂泡泡湧了出來，流到了鐵床下面的水溝裡。



我再用力的在安的肚子上擠壓著，幫助糞水從她肚子裡流出。



而安只能無力的躺在床上哼哼著。



「裡面實在太髒了。」我擠著她又恢復柔軟的腹部說道：「我們還要在沖洗一次啊。」



不等安反應過來，我再一次把水管塞入她的體內，只是這次射入的是清水。



的確如此，為了讓所有的女人的腸子養的豐滿肥嫩，我們給她們吃的都是特定的飲食，為的就是使她們能在最快時間內可以供我烹飪，所以絕對沒有讓她們停止飲食，這樣安的肚子裡當然全都是糞便囉，但這樣就增加了我們清腸的工作。



不過只要可以提供客人們最美味的食物，我們的辛苦也是值得的。



我正想著時，安的肚子又一次膨脹起來，在水的推動的作用下，腸子在肚皮下面唧咕唧咕的滑動著，肚皮也撐的晶亮透明的，依稀可以看到粗的像蟒蛇的腸子在安的大肚子裡推推搡搡。



安這次安靜了很多，在巨大的肚皮要被漲破的痛苦中，嘴巴已經發不出聲音了，只有呼吸的力氣了，而肚子在急促的呼吸作用下一上一下的劇烈伏動，眼神已經開始有些渙散了。



我知道她已經到了極限了，如果再不採取措施，那她馬上就會暈死過去了。



我幫她頂上了肛門栓，拔下水管，讓助手取來興奮劑幫安注射了一支。



這是我們研製的特殊興奮劑，在任何情況下只要注射一些，馬上就可以恢復意志。



果然，安的眼睛又開始有了光彩，只是疼痛立刻使她慘叫起來。



我沒有時間憐香惜玉，一躍上床，用腳猛踩她的肚子。



肚子像球一樣的硬，我用力的踩著，讓水在安的腸子中來回流動，好帶走所有的污物。



安的慘叫從響亮到低聲的呻吟。我腳下感受著女人腸子的蠕動，再次讓助手拔掉了肛門栓。



這次湧出的水已經乾淨很多了，不過還是有些渾濁，沒辦法，她的肚子太髒了，我知道還需要在清洗一次，不過不是現在，還要在等會兒。



我踩空安肚子裡的水後，跳下床，用手一邊輕輕揉搓她冰涼柔軟的小腹，一邊疼惜的對她說：「準備工作差不多了，接下來會更加的疼痛，可是沒辦法，一定要保持妳身體的新鮮，所以我現在不能馬上讓妳死去的，懂麼？」



安的眼裡含著淚水，疼痛讓她幾乎失去意志，可是在我溫柔的撫摩和輕聲細語下，她還是堅強的對我點了點頭。



「那我開始了哦。」



助手拿來了一把5公分長的錐子，這是我專門用來刺穿肚皮用的錐子，因為如果太長就有可能刺傷神經，那麼就不能感覺疼痛了。



我一邊用左手用力按揉安的肚子，右手握住錐子頂在她的肚臍上。安的肚子原本就比較肥，脂肪很多，加上現在腸子已經清空，所以越發的感覺柔軟，無論我多用力的擠壓，她的肚子都好像完全承受了進去，毫無反抗之力。



安在我的愛撫下，半閉著眼睛，非常舒服的樣子，鼻子「哼…哼…」的呼出團團熱氣。



安的皮膚真的很好，潔白、細膩，由於被清水的洗滌，又透出玉一樣的光彩。



一渦深圓的肚臍，恰到好處的點綴在肚皮的中央。



而我的錐子正要無情的撕裂她最美麗的肚臍，我右手一用力，哧的一聲，堅硬的鋼鐵毫不費力就穿透了女人的肉體。



安「啊」的一聲，用恐懼的眼神看著我，我還給她一個鎮定的微笑。



右手沒有停頓，直接把錐子捅到最深出。



安的肚臍非常配合的緊緊咬住錐子，好像不願意把鮮血放出來一樣。



我拿錐子使勁在安的肚皮裡面攪動，她的腸子好像是浸了水的棉花一樣，很有韌勁，我要很用力才能攪動起來，手有些酸了。



腸子的牽動使得安像一隻受傷的小動物，為了擺脫疼痛，她拚命掙扎，扭動著肚皮。



其實那樣只是起到了反作用，因為好像是她自己使勁扭擺，來配合我攪混她的肚子。



我以安的肚臍作為支點，用錐子在她的肚子裡面來回畫著之字，錐子在腸子堆裡滑過來、又滑過去，同時也把肚肚腸腸推過來、擠過去。

肚臍上的傷口被錐子撐開來了，血泊泊的從傷口中流了出來。



可以想像她的肚皮裡面已經是一塌糊塗的混亂了，肚腸互相牽拌，混合著血液，隨著我的攪拌發出咕嚕咕嚕的聲音。



安的臉痛苦的扭曲著，淚水滑下了她的臉龐，疼痛使她張大了嘴，可是卻發不出聲音來，血沫沿著她的舌根溢了出來。



她的兩條腿抖的就像涮子一樣，映著肚皮上的鮮血，腿顯得那麼的白，隨著抽搐和抖動，異樣的晃眼。



我左手扶著安的肚皮，右手把錐子稍稍抽出來3公分，然後再用力插進了她的肚子，一下、一下，我不停的用錐子頂著安肚臍上的傷口，朝不同的地方刺進安肚子裡去。



腸子太有韌勁了，有時候錐子好像頂在腸子上，又滑了開去，有時候卻插進了腸隊堆裡，很難拔出來。



我就這樣用錐子在安的肚皮裡一邊翻攪一邊刺插。從表面看，安只有肚臍上一點點的小傷口，可是我知道肚子裡面已經被我刺的亂七八糟了。裡面的腸子一定已經千創百孔了。



安的肚皮又漲開了一些，那裡面是大量的內出血和混合著血液的被刺破的肚腸。



安無助扭動的肚皮伴著我錐子的抽插，一起一伏好像在跟著節奏伴舞。



而她肚子裡面，浸在血液裡的腸子發出的嘰咕嘰咕的聲音又好像在給我伴奏。



肚臍就像一座美麗的噴泉，隨著錐子的上下和我左手的擠壓，一波一波的噴出鮮紅的血。



肚子裡面實在太亂了，腸子都穿刺的差不多了，我知道，再不停下的話，安會死的。



我拔出了錐子，隨著錐子的一下子拔除，腹腔內壓壓迫著血液瞬間飆了出來，一直噴到有1米左右高，緊接著一片黃紅色的腹腔內膜，迫不及待的跟了出來，這是大網膜，原本它的作用是腹腔的保護者，隔離腹內的臟器，使其不受外界細菌的污染。



現在已經不再需要它了，我緊緊拽住從傷口露出來的腹膜，把它像一塊抹布一樣從安的肚皮裡拉了出來，同時帶出的腹部的大量內出血，像小河一樣從肚臍中湧出來。



接著有一小段腸子從肚臍的傷口中探出頭來，堵住了血液的外流，可是還有一絲一絲的血從堵著的傷口出嗤嗤的冒出來，內出血並不會因為腸子堵塞傷口而停止。



我讓助手拿來了一支止血針，幫安注射入體內，這種新開發的止血針，醫學上並不使用，因為它只是破壞傷口的血液循環，使傷口在幾小時內不再流血，而藥效過後，傷者的傷口就會迸裂並無法再止住，傷者也會因此流血不止而死。



但安無法再繼續活在這世上，我只要她的傷口在數小時內不再出血就好，因為她在被吃之前必須不能死，必須是新鮮的，之後她將要永遠的進入別人的肚子裡。



果然，肚皮的傷口不再出血了，可安的兩條白晃晃的腿卻抖動的更加厲害了，那是因為太疼了，腸子撕扯的痛，沒有什麼人是可以忍的住的吧。



我不禁非常的佩服女人的忍痛能力，我想如果換作我可能早就忍耐不住了吧，我一定會大喊大叫或早就昏死了吧。



女人每月的疼痛和生孩子的疼都能忍住，而像安這樣接受我處理每個女孩都表現出做女人的堅忍，她們痛苦的流淚、困難的喘息、徒勞的掙扎抖動，最終默默接受，看著男人們享用她們。



我為了這個世界的女子而悲哀。可我作為男人無法保護她們，眼看著她們接受死亡，還要親自處理她們，而還不能給它們一個痛快，卻同樣是我的悲哀。



我撫摸著可憐的安，心裡雖然是這樣想著，可是體內卻湧起了一股強烈的衝動。



雪白的肚皮上沾滿血漬，原本是肚臍的地方開了一個血洞，內出血雖然已經止住，可腹中還有積血不停的流出，受傷的腸子好像無視主人的痛苦，還湊熱鬧似的撐開傷口往外擠。



眼前的場景衝擊我的腎上腺，我的下面快要爆開似的漲起。



我爬上床，掏出我的陽具，從她肚臍的血洞中插了進去，她的肚子裡面好燙啊。



腸子立即緊緊的裹住了我的寶貝，腸子又軟又韌，隨著我的抽插在腹腔裡擠擠搡搡，積血也一股一股的湧出來，真是天然的潤滑液，我鐵硬的寶貝衝擊著熱乎乎的柔腸，帶給我無限的快意。



安的肚子也配合的隨著我的抽動而起伏著，我雙手愛惜的揉捏著，那麼的柔軟。



安的表情已經不似原先的痛苦，朦朧的眼神中，我分明看到了一種愛和渴望。



在安的滾燙柔弱的肚皮裡，我盡情的享受著，快感一直上升到最高處，終於在我一陣瘋狂的抽插後，把我的精華射入肚子的最深處。



擦乾淨我身上的血跡後，我看見安虛弱的看著我，嘴巴一張一合，好像有話要和我說，我把頭湊到她嘴邊，只聽她費力的說：「求…求你，快…快些…讓…我死…死吧，好疼…疼…啊…死啊…死…」



我知道我越是慢就越是增加她的痛苦，我要盡快動手，可是安又怎麼知道，她的痛苦還要再繼續很久才會結束，她要在今晚的聚餐上成為食物，而之前她是不可能死去的，而她死之前她的痛苦也絕不會減少一分一毫的。我又怎麼忍心告訴她呢，我給了她一個鼓勵的微笑。



我把堵在安肚臍上的腸子往肚子裡推進去，把安肚皮裡的積血使勁的擠出來，隨著我的按動，血一泊泊的流了出來，調皮的腸子總是被壓力擠出傷口，還好傷口不是很大所以只是探出了一點點，我用2個手指塞住腸子，不讓它鑽出來，繼續按壓著，直到流血越來越少。



我讓助手幫我按住安抖動的腿，再次把灌腸碰嘴器，塞入安的下體內，隨著清水的流入，肚皮迅速的漲大起來，由於我用錐子刺破了腸子，流水順著肚腸的破洞流入了腹腔裡，並且由於肚臍上的開洞，流水有了宣洩的地方，血水從肚臍的傷口不斷湧出，所以肚皮不會被漲的要爆開，只是總是有變的非常肥大的腸子想要擠破肚臍的傷口，躍出來，我用手指把它推了回去。



這就是我為什麼要用錐子代替匕首刺肚子的原因，因為用匕首的話就會割斷腸子，那麼像現在這樣沖洗的時候，斷腸碎腸就會被被水壓和腹壓擠出肚子，而且塞不回肚皮裡去了。



而用錐子只是刺破了獨腸，腸子沒有斷，還連在一起，就很容易塞回到肚皮裡。



現在源源不斷的清水從安的下體灌入，再變成骯髒的血水從肚臍裡流出，洗滌著她的肚肚腸腸，把裡面殘留的血水和精液和污物全都衝出。一直到肚臍裡流出的也是非常乾淨的清水後，我讓助手拔出了安體內的管子。清水嘩的從下面噴了出去。



安已經無力抖動的雙腿，歪歪扭扭的搭在鐵環裡，肚子也無力扭動了，只是跟著微弱的呼吸蠕動著，肚臍泊泊的往外冒水。



看著她慘白慘白的大腿和肚皮，我體內突然湧起了一股暖流，我跳上鐵床，用一隻腳睬住她的肚臍，往肚子裡面用力一踏，原本緩緩流出的水，在我踩踏下，變成裡一股水柱，直射我的腳心，癢癢的感覺直衝我大腦。



我索性扶住助手的肩頭，另一隻腳也踏上了安的肚皮，兩隻腳輪流踩踏在安的肚子上，她的肚子是那麼的慘白、那麼的柔嫩，感覺就像踩在了海綿墊子上，卻又比墊子更有彈力，年輕女子的小腹是如此奇妙，又有彈性又柔軟。



肚子裡的水在我的壓迫下，逃命似的從安的下體和肚臍蜂擁而出。紙一樣白的肚皮肉開始變紅。一直到從她的體內再也擠不出一滴水來，我才從安的肚子上跳了下來。



再看安，她的肚皮已經完全被我踩扁了，肚肚腸腸裡由於沒有水分，使的腹腔內凹，可憐兮兮肚皮肉乾癟癟的陷在腹腔裡。



她的眼睛已經沒有了焦距，嘴巴半張著，舌頭軟軟的歪搭著，嘴唇和舌頭也變的白的和她的牙齒一樣，嘴裡已經只有呼氣沒有進氣了。



我的助手適時的拿來了興奮劑，第一支注射進去，毫無反應，再打一支，還是沒用。



我急了，妳可千萬別死啊，我是藝術家，我不是屠夫呀，我是要拿妳做最漂亮的美食的，妳要是死了，我還怎麼帶妳去見客人啊。



我一邊撫摩她冰涼的肚子，一邊祈禱著：快活過來，剛才是我太衝動了，可是那樣的妳實在是太美了啊，我忍不住了啊，妳知道妳給了我多大的快樂嗎，妳可千萬不能在這個時候死去啊。



第3支鎮靜劑注入後，謝天謝地，安變的灰白的眼珠開始恢復黑色，並轉動了一下，隨著呼吸，肚子又開始緩緩蠕動起來，雙腿又神經質的抽搐起來，她的嘴裡發出痛苦的聲音：「啊…疼…疼…啊…疼…啊…死呀…死…」



我一直不停的撫摩著安的肚皮，用我的手給她溫暖，我說：「對不起，安，我不得不救活妳呀，如果妳現在就死，妳就是不新鮮的食物，沒有人會喜歡妳的，妳所有的努力和付出都是白費啊，妳不要怪我好麼。」



安的臉因痛苦而扭曲，當她聽到我的話後用盡全力給了我一個溫柔的微笑，但立刻，兩行晶瑩的淚珠從她眼眶中滑落。



興奮劑恢復了她的精神和感覺，疼痛再次襲來，肚子痙攣著，一段白花花的腸子從死灰色的肚臍洞口中滑出，毫無生氣的耷拉在肚皮上，我輕輕的把它塞了回去。



啟動床頭的機關，原本鎖住雙腳的鐵環鬆開了，而鎖住雙手的鐵環緩緩向上移動，把安直直的釣了起來，一直釣到鐵床的中央的上空，雙腿由於失去了束縛，神經質的在空中抽動。



雙手被釣住的雪白赤裸的身體，在空中徒勞的扭動。我開動床上空的淋浴器，沖洗著安身上的血污和汗水，把她從上到下的每寸肌膚都洗的乾乾淨淨。



冰冷的水刺激著她的肌膚，同時使她的意志更加清醒，疼痛更加的明顯了。嘴裡發出像動物一樣的「嗚嚕，嗚嚕，」的叫聲，不過她的肢體語言更加豐富。



她雙腿抖動，肚子痙攣，胸部抽搐，渾身都因痛苦而扭動，腸子因為地心引力的作用，又從傷口中溜出了一小部分，垂掛在小腹上面晃晃悠悠的。好像是迎著痛苦而跳的一支美麗的舞蹈。



我拿起一條乾毛巾，拭去她身上的水珠，再次啟動床頭的機關，解開雙手的鎖環，把安平放在床上。



她肚皮上上堆著的白花花的肚腸，它們雍懶的掛在肚皮上，隨著肚皮的呼吸，不知羞恥的蹣跚、扭動、展示自己。



我再次把腸子塞進灰白色軟塌塌的肚臍洞口，並用手指扣了進去，把傷口稍稍拉開並提起來，接過助手遞來的特製調味品，從傷口口裡塞了進去。



安掙扎了一下，沒有用的，她現在就像是一隻柔弱的小貓，如何用力掙扎，對我來說也只是輕輕就能擺佈。



同時助手用栓子把她的肛門、陰道塞住，尿道用針釘攏起來，免得調料露出來，再拿一顆櫻桃堵住她的食道，現在安的肚子其實就像是一隻袋子，其他地方都密封了，只有肚臍上的傷口是袋子的開口。



我把所有調料從開口塞進去後，助手拿來一桶滷水，我把滷水桶一頭接著的管子塞入安的開口，擰開開關，滷水順著管子流入腹腔，原本乾癟的肚皮，因為有滷水的注入，又漸漸豐滿起來。



我一直等到肚子裡所有的腸子都浸泡在滷水裡後，才把管子抽出，同時助手迅速的拿一塊膠布，貼在安的已經不能算肚臍的肚臍上，封住了傷口。



這種特製可以粘住皮肉，防水防油，傷口被貼住後滷水就密封在安的肚子裡面。



腸子經過撕扯、揉捏、刺穿、擠壓後，得到滷水的滋潤，現在貪婪的吸收著，安卻要繼續承受痛苦，調味料刺激著肚皮內的臟器，像火燙、像水煮、像刀割的疼痛，使安的肚腸在腹中翻江倒海的翻騰。



雖然手上腳上綁著的鐵環都解下，可現在被疼痛折磨的奄奄一息的安，已經完全沒有掙扎的力氣了，可是由於興奮劑的作用，她的意識毫無迷亂，每一分的疼痛都真切的感受著。



我把她抱在懷裡，等助手在鐵床上鋪好被褥，再把她輕輕放在床上，她的皮膚比雪白的床單更顯蒼白，陷在柔軟的被褥中，顯的那麼可憐無助。



我拿過一條毯子，蓋在安的身上，用無比溫柔的聲音，像對情人一樣的對她說道：「再過一小時我們就要去見客人了，先乖乖睡一覺吧。



可我自己心裡也非常的清楚，如此的痛苦，她又如何睡得著呢。



安求助的看著我，眼中淚水淋漓，喉嚨咯咯作響，她扭動著身軀，卻無力翻滾，兩條雪白的大腿，胡亂的蹬著，只是輕輕地扯動床單。



雙手努力的按住肚皮，卻又徒勞的滑來滑去，非但不能減少肚腹痛苦，反而幫助滷水調料浸透腸子。



我看著她的可憐模樣，心裡湧起無比愛憐，我隔著毯子把腦袋枕在她的肚子上，臉貼著柔軟的腹部，透過毯子感受著腹部傳來的柔嫩和溫暖，鼻子裡聞到的是滷水的香味，耳朵聽到的是肚皮裡的咕嚕咕嚕的美妙音樂，浸泡在液體裡的腸子，不安分的漂動、推擠、翻滾。



女人的肚子真奇妙啊，它永遠都能給你最大的滿足。



現在這樣拿它當枕頭用，你永遠都找不到比這更好的了，柔軟，有彈力又那麼溫柔，它不會拒絕，不會反抗，承受著你的重量和壓力，給你的卻是放鬆，並用腸子鳴奏出動聽的聲音，伴你入睡。我就這樣枕著無盡的溫柔，慢慢的睡著了。



不知過了多久，助手把我叫醒，我揉揉眼睛，一看，我已經睡了整整一小時了。



再看安，她嘴唇微啟，喉嚨裡已經沒有了咯咯聲，呼吸好像已經不是她自己的行為，只是空氣不捨得她死去，而自己進進出出，維持著她的氣息。



臉上的痛苦表情已經變成木然，眼睛定定的看著我，可是沒有焦距，我不知道她是否看到了我，還是已經神遊天外。



我衝她微笑道：「妳看我睡了那麼久，妳一直陪著我啊，妳都沒有睡著麼，還很痛嗎？」



安還是木然，光潔的臉紋絲不動，像大理石雕刻的女神，她的眼皮微闔了一下，算是對我的回答。



我跳下床，掀開她的毯子，天哪，我看到的是怎麼樣的一幅美麗圖畫啊。



安的兩手無力的垂在身體兩旁，雙腿也不在抖動，只看到白白的長腿微微的叉開，可以看到下面的風情，兩隻小腳呈一種奇怪的角度歪耷著。



微弱的呼吸，使她美麗的胸脯和肚子幾乎看不到起伏，只有肚皮上的暴露青筋，蹣跚著微微蠕動。



她的皮膚是那麼的白，襯著雪白的床單，發出一種像玉石一樣的光彩，只有肚皮上的皮膚不同，由於滷水的作用，原本慘白的肚皮，泛的出一種病態的黃色，從肚子的中央向四周擴散，似乎有些透明，像琥珀一樣，隱隱可以看到肚皮裡面的滷水流動，和腸子捲動。



我伸出手，卻又不敢碰她，只怕稍稍的用力就會毀壞了這美麗的作品。



我像看工藝品一樣，忘我的欣賞著她的軀體，直到助手推來了餐車。



我抱起安，輕輕放在餐盤裡，餐盤是美人魚型的，安躺在裡面真的像一條美麗的人魚。



我撕開她肚皮上的貼布，滷水靜悄悄的流了出來，肚子正中的傷口像死魚的嘴，張的大大的，吐出肚裡的水，可以看到裡面白花花，又有些發黃的的肥腸。



腸子好像已經被滷水煨爛，沒有力量再掙扎出來，只能被滷水流出的動力，推來推去，最終安靜的躺在肚子裡面。



等到滷水不再流出，我揀了一朵最美麗的大白菊插在肚子中央。



在挑了一朵黃色的漂亮小野菊，放在安微微張著的小嘴上。



都完成了，我再一次看了一眼美麗的安，對她說道：「這樣的妳真的是太美麗了。」



安渙散的眼神努力的集中在我的臉上，一秒鐘，對我來說已經足夠了，我分明能夠讀懂她給我的回答。



助手推著餐車走進餐廳，我靜靜跟在一邊，守護著安。



我們的出現引起了轟動，客人們蜂擁著圍繞在餐車邊，爭相欣賞著安：



雪白年輕的身體，肚子中央美麗的白色菊花，底下的皮膚，一種不可思議的病態的黃色向周圍蔓延開來。



烏黑的秀髮，眼神迷離，小嘴銜著黃色的野菊，細長的雙腿不經意的叉開著，流露出底下另人嚮往的無比美景。



這樣躺在美人魚的盤子中，沒有一絲瑕疵。



好像天際墜落的仙女，又好像深海中來，找不到歸路的人魚。



人們讚歎著，絲毫忘記了他們的目的她是他們要的食物。慢慢的客人們從驚歎中醒來，



「開始吃吧。」



「肚子都餓了呢。」



「好漂亮，真不知道從那裡開始。」



「滷水肥腸是周大廚的拿手好菜，大家要好好享用哦。」



人們紛紛議論著，有人已經開始拿走了安肚皮中間的菊花。



我不忍心看著安的腸子被人家咀嚼，所以，退出了餐廳，躲在包房裡休息，只聽到餐廳裡傳來客人們的談話。



「真香啊，好嫩，入口就化，肥而不膩，好吃啊。」



「你看，你看這個美女多漂亮啊，難得的是她居然還活著呢。」



「你們說，她能不能感覺到我們在吃她的腸子啊？」



「好吃，真好吃，我們下次還要來吃的哦。」



「笨蛋，周大廚料理女人腸子是最一流的，他還有很多其他的名菜呢，下次吃別的菜呀。」



過了會兒，老闆進來了：「老周，客人們已經把腸子都吃完了，要送去燒烤了，你還去看看麼？」



我立刻走了出去。



當然，老闆最清楚我的習慣，每次客人吃完腸子，這些姑娘就要被送去燒烤，那就意味著她馬上就要死了，所以我都會去見她最後一面，和她道別的。



餐廳裡，安還是安靜的躺在盤子裡，她的肚子已經空空如也，眼神迷茫的注視著空中，好像對周圍的一切都沒有感覺，我溫柔的撫摩她的頭，對她說道：「相信我，今天妳是最美麗的，讓妳這麼痛苦，真對不起。」



安努力的聚集目光看著我，她嘴裡的小野菊微微的抖動著，我拿起小野菊，居然看到安正朝我綻放出一給美麗的微笑。



一霎那，我的淚水蒙上了眼眶，淚眼中我看到助手正推著盛著安的餐車朝廚房去。我夢遊般的離開了餐廳，背後傳來餐廳裡的嘩然。



「看到沒有，她居然會笑。」



「腸子都沒有了，肚皮都掏空了還笑的出。」



「天哪，太美了，周大廚真乃神人也。」



我回到了自己的房間，把黃色的小野菊放在了烘乾箱裡，拿出來時，它已經變成了一朵小巧而精緻的乾花，我把它放在了一個美麗的玻璃瓶子裡，那裡裝著很多很多，各色的美麗小乾花，這是我的收藏。



我把玻璃瓶子放在我的鐵床邊，鐵床上的白色被單有些凌亂，那是剛才安留下的痕跡，我靜靜的躺在上面，感受著安的氣息。



安現在已經死了吧，已經被烤成金黃色了吧，這樣可不好看呢，為什麼有那麼多人愛吃女孩的肉體，我綴泣著。



人們都叫我作周大廚，可是我不喜歡，我不願是廚子，也不願做屠夫，所以我不烹飪除腸子之外的任何部位。



我一直自認為是個藝術家，我只喜歡女人的腸子，女人的肚子，我只想把它們變成藝術品，可是為什麼有那麼多庸俗的人要破壞我的藝術和我的夢想呢。



我拉過曾經蓋著安的毯子，蓋在了自己的身上，開始幻想著，剖開女人們的肚皮，讓腸子流出來，讓血染在腸子上，或者不剖腹，只是抽出女人們的腸子，拿在手裡把玩，也或是把女人美麗的肚子開個洞，把手伸進去揉捏腸子，擠出血來，我在幻想中得到了高潮，我只喜歡這樣。



你也喜歡這樣麼？



你也喜歡女人血淋淋的肚子和血淋淋的腸子麼？







《完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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